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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盖瑞
作者：让·巴蒂斯特·杜蒙 翻译：孙开元

车上鲜花
作者：琼·亨德逊 翻译：费方利

33年前的那个夏天，我
混在各色人等中，每天都会
挤公交车。那是大清早从郊
区开过来的车，我们坐在车
厢内昏昏欲睡，脑袋缩在衣
领里，人们默不做声，个个
无精打采。其中，有一个小
个子的男乘客，头发已经灰
白，他每天早上坐车到老年
人中心。他总是一副郁郁寡
欢的样子，走路时驼背，吃
力地弯腰上车，然后默默地
坐在司机后面的位子上。很
少有人会注意到他。

然而，七月的一个早
上，他竟然主动跟司机打招
呼问好，落座之前，还略略
环视了一下车厢，冲大家微
笑着。司机谨慎地点点头，
我们都沉默着。

第二天，老人精神矍铄
地上了车，微笑着大声说：

“大家早上好啊！”有些人抬
起头，小声说了句“早上好”
回应他。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
就更留意他了。我们的这位
朋友穿着很体面的旧西装，
还系着一条宽宽的过时的
领带，稀疏的头发是细心梳
理过的。他每天跟大家问
好，我们也开始对他点头，
接着便互相攀谈起来。

一天早上，他手里拿着
一束野花。由于天气热，花
已经有点儿萎蔫。司机转过
头来微笑着问他，“你是不
是交了女朋友了，查理？”我
们从来不知道他叫查理，只
见他害羞地点头称是。

几个乘客吹起了口哨，
还轻轻地拍拍他。落座前，

查理朝大家鞠了一躬，又挥
了挥手里的花。

此后每天早上，查理都
会带一束花。常乘这趟车的
乘客也会给他带一束，轻轻
地推推他，然后腼腆地说，

“给你的。”大家都笑起来。
大伙儿也开始开开玩笑，彼
此说说话，有时还一起读
报。

秋天临近了，有一天早
上，查理没有在他经常候车
的公交车站出现；第二天，
也未见他的身影；到了第三
天，依旧不见他。我们都猜
测他是不是病了，或者———
但愿他是到哪里度假去了。

当车离老年人活动中
心近一点儿的时候，一个女
乘客让司机等一等，她要到
老年人活动中心询问查理
的情况。等她走回到车门的
时候，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是的，老年人活动中心
的工作人员说，他知道我们
谈论的是谁。那位年老的绅
士还好，但是那个礼拜他没
有到活动中心去。他的一位
好友周末过世了，他们估计
他周一就会回来。接下来的
路程，我们一路沉默。

下一个星期一，查理在
公交车站出现了，他的背比
以前更驼了，头发也越发灰
白，这次没有打领带。他似
乎又恢复到从前忧郁的样
子，公交车内一片沉寂。

尽管谁都没开口，但车
上所有对这个夏天念念不
忘的人，都默默坐在那里，
眼里溢满泪水——— 大家手
里都握着一束野花。

错 了

就 改
●12月8日B6版《〈温故

一九四二〉：从小说到电影》，
倒数第三行：“当然，80年之
后，冯小刚……”，“80年之
后”应为“70年之后”。

●12月11日A10版《烟
台明年起禁用高毒农药》倒
数第五行：“飞蛾类病虫都具
有趋光性”，“飞蛾类病虫”应
为“飞蛾类害虫”。

●12月12日A15版《吸毒
产生幻觉 持刀捅伤他人》第
一栏：“当行驶至北外环与勃
海二路交叉口附近时”，“勃海
二路”应为“渤海二路”。

●12月13日B1版《民国
初年山东军阀与省议会斗法
纪事》第二栏：“张树元护理
山东督军，兼护理省长”，句
中“护理”应为“署理”。

●12月15日A11版《莫
言：幸福难定位现在很轻松》
第一段：“在机场莫言一行受
到了中国作家主席铁凝等人
的热情迎接”，“作家主席”应
为“作协主席”。

●12月15日A13版《这
比零蛋还要命 麦蒂撂挑子
不干了》第二部分第二段：

“进攻篮板球、篮下强打杨洋
得心应手”，“杨洋”应为“样
样”。

●12月17日A4版《中国
改革应降低私企准入门槛》
第一行：“6月份卸任世界银
行行长的前美国国务卿佐利
克”，“前美国国务卿”应为

“前美国副国务卿”。
(感谢读者张忠祥、周而

复始、陶玉山、张召来、崔常
山的批评指正)

数字准不准？

12月14日A8版《新招
5000人，外地学生占大半》
“‘外来娃’推动济南中考人
数攀新高”部分第一段：“除
了生均拨款35万外……”这
个生均拨款35万，觉得有点
太多了，应该不太准确。

读者 崔常山
目前，我省按照城乡中

小学公用经费标准拨付教
育经费：小学每生每年700

元，初中每生每年900元。北
坦小学校长说，他们学校学
生总数为500多人，每人每
年可获得经费拨付700元，
是符合这一标准的。相关文
件通常把“生均拨款”专指
对某校学生的拨款数额，可
能与“每个学生平均拨款”
的意思有出入，今后在表述
的时候会加以注意。

记者 徐洁

两个上线？

12月12日A15版《一个
帖子牵出走私香烟大案》，
文中第二栏第八行：“汤仁
海上线吴林海，下线刘旭
东 (烟台人 )，刘旭东的上
线温志伟等纷纷落网”有
误。按照句中的说法刘旭
东有两个上线，分别是汤
仁海和温志伟，显然这是
不可能的。根据文意推测
后一个“刘旭东”应为“吴
林海”。

读者 刘学英
感谢读者关注。利用互

联网买卖私烟，上下线关系
是比较繁杂的，一个走私贩
可以同时有多个下线，也可
以有多个上线，例如仅汤仁
海一人就有60多个上线。正
因为这样，一个案子才能辐
射到全国22个省区，给侦破
造成极大的困难。

记者 王红

汪克杰：12月12日A13

版《回家仅一天，双双再次
出走》，通过双双的出走，我
们知道，回家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双双的回家之路还
很漫长。

李玉美：这样的孩子确
实很让人头疼，她的心理肯
定是不健康的。外边的世界
对她来说更有诱惑力，封
闭的、贫困的家庭根本不
是她所想要的。所以，她绝
对不会长期待在家里的。
社会对她太好应该是主要
的原因。

孙小荪：双双的自尊心
极其脆弱，应该寻求心理医
生的帮助，不是单纯的有爱
有温暖就能解决问题。

编辑者说：双双毕竟只
是个年仅13岁的孩子，我们
不能用成年人的眼光去看
她去评价她。无论她的家多
么苦，多么穷，她都有权去
渴望幸福和温暖。如果家里
的一切没有改变，她不可能
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地再回
到那个她曾经出走的家里。
她有她的命，社会有社会的
责任，这种博弈大概还会持

续下去，直到她长大成人。
段玉文：12月13日A12

版《“查超载的走了，快点过
吧”》，德州一治超监测站附
近有人通过给大货司机“放
哨”挣钱，为什么能挣到这
样的钱？还是因为执法的漏
洞。如果监测站执法人员能
够坚守岗位，而不是玩忽职
守，超载车还能有侥幸心理
吗？

张庆金：这些人收的不
是钱，是司机的安全隐患；
她们送的不是信，是丑陋。
既然妇女们留有名片，执法
部门应该根据名片查找这
些人或者在前方不定期来
个大检查，严查此事。

编辑者说：说到底，超
载是问题的源头。收费站太
多，增加了运输成本，不超
载就挣不着钱，才使超载成
为不治之症，从而滋生出各
种乱象，导致了种种祸端。

张召来：12月12日A27

版《梁启超传》第五栏“侯延
爽”实为“侯延塽”。侯延塽，
山东东平大羊村人，是付旭
安(国学大师傅斯年父亲)的
高足，后科举入仕。清末高

官，开明士绅。侯延爽不过
是侯延塽的谬传。希望编辑
老师自此矫正之。

编辑者说：在网上搜索
“侯延爽”和“侯延塽”，前者
比后者多许多倍，看来都是
简单行事，以讹传讹了。塽，
高而向阳的地方，这名字好
啊，感谢读者指正。

潘京华：12月14日A13

版《快递拼车送货 同行途
中调包》导语中说“快递10

台笔记本电脑，到货后其中
6台竟然不翼而飞，5台变成
石头”。表述有歧义，把句子
里的“其中”挪到“5台”前
面，表述就很明白了。

编辑者说：有道理，有
水平。

周芬：12月11日A10版《畜
牧专家：速成鸡没那么可怕》，
几个畜牧专家说速成鸡没那
么可怕，是真的被证实了，还
是只是他们这么说？

陶玉山：速成鸡不可
怕，在这些所谓的专家眼里
究竟什么才是可怕的？不可
怕的依据是什么？科学吗？
如此信口雌黄，不能不让我
们对这些专家的道德操守

产生质疑。作为报纸媒体用
这样的文字作为报道标题
显得有些草率随意。

编辑者说：水被污染
了，可是你还得喝；空气被
污染了，可是你还得喘。速
成鸡可能有危险，这个可以
不吃，但专家说没事儿，他
意思是说你可以接着吃。事
实证明，有些专家，他们的
观点是被利益驱动的。我赞
同读者的观点，没必要这么
匆忙地听专家忽悠，至少稿
子不必发这么大。

张庆金：12月17日A7版
《大雾持续数日是否正常》，
感觉这个题目不好，因为连
续几年每年都出现这种情
况，去年比今年厉害多了。
把“是否”换成“实属”，乍一
看这个题目，还让人感觉不
正常，文章中再多涉及一些
雾天的防护岂不更好？

编辑者说：现在这季
节，有大雾是正常的，但处
在一个有污染的大环境中，

“大雾”中包含了诸多不正
常的因素，“是否”换成“实
属”，就有些生硬、有些经不
起推敲了。

评报员之窗

跟爷爷

学一手

济南趵突泉公园内，一群
孩子围在老爷爷周围，老爷爷
空竹玩得很棒：快跟爷爷学一
学吧，这中国功夫可有意思
啦！

拍客 张机

读者评报欢迎投稿：qlwbd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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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的一天下午，我在比
利时布鲁塞尔火车站等车时，一个男
人朝我走过来。他是个中年人，穿得
很体面，黄胡子，神情很是忧郁。他对
我说，他是英国人，名叫盖瑞·威尔
逊，在从挪威来布鲁塞尔的火车上睡
着了，等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被偷，提
包、手机、钱包、护照全都不见了。

他问我能不能借给他88欧元，
这正好是他回挪威的车费。他承诺
两天之内就会把钱打到我的银行卡
上，边说还边哭起来。

我不知如何是好，那时我刚大
学毕业，88欧元对我来说不是小数
目，可眼前又是一个落难之人。记得
几年前，我在巴塞罗那也被人偷过，
那种身在异国、身无分文的恐慌感
让我心有余悸。

想了想，我给了盖瑞100欧元，
因为他可能还需要买些吃的。他请
求我给他在挪威的妻子打个电话，
告诉她，他正在回家的路上。我损失
了一些钱，但是帮助了一个人，心里
有种自豪感。

到家后，我按盖瑞给的号码拨了
电话，不通。这让我有些疑惑，不过也
没多想。一个星期后，我还没收到还
款，又过了一个星期仍是没有音讯，
这时我终于承认，自己受骗了。

起初我很愤怒，觉得自己像个
笨蛋，怎么就那么容易上当呢？我想
到了报警，但又不想找麻烦。后来我
渐渐对盖瑞起了好奇心：他是谁？他
就靠在陌生人面前装哭生活吗？他
怎么就盯上了我呢？

我在谷歌上搜索了“盖瑞·威尔
逊”这个名字，发现还有不少人发帖
诉说受过他的骗。他每次编的都是
同一个故事，而且用词都一样。他似
乎把这套台词练了很久，直到滚瓜
烂熟。

这时，我决定制作一部关于盖

瑞的电影。不过我没打算找到这个
人，只是想拜访几个受骗者来侧面
描述他。我想知道，我们这些受骗者
是否有什么相同之处。

和他们见面之后，我发现他们
和我差不多，都是二三十岁的男人，
就连面孔都类似，有些学生气、艺术
气，有些天真。每当我见到一个受骗
者，都像是对着镜子看自己。

于是我对盖瑞产生了兴趣，他
是怎样让别人把钱掏出来的？我制
作了几部通过调查拍摄出的电影短
片，然后传到网站上。最初看这些片
子的是我家人，后来看的人越来越
多了，不久我就有了1000多位观众。

这时我决定做进一步调查，并
且有了找到盖瑞的想法。我给了自
己10个月的时间，到时如果还没找
到就准备放弃了。

9个月过去了，没有一点儿线索，
就在我准备放弃时，有个网友联系到
我，说他在阿姆斯特丹机场看到了盖
瑞。我马上坐火车去了荷兰。我不敢
肯定真能遇到他，甚至不知道是否能
认出他。老实说，我都不敢肯定自己
是否愿意再见到他，真遇到的话，我
就将再一次面对自己的愚蠢。

我在机场呆了整整一天也没看
到盖瑞，第二天，我走进一家咖啡
馆，要了杯咖啡，这时，我漫不经心
地一抬头，竟然看到他正坐在几米
远的一张桌子旁！

我一时慌了神，就像是孩子碰
到了大灰狼一样不知所措。过了一
会儿，盖瑞站起身往外走，我只是看
着他，没动地方。

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又回来了，
并且走到我身边，再次背起那些台
词——— 他是怎么丢了钱，如此这般，
和以前一样。在他哭起来之前，我告
诉他，我以前见过他一次，不会再信
他那一套了，然后做了自我介绍。

盖瑞显然知道我的名字，他说
他听说过那些电影，我估计那肯定
是他的一块心病。我请他喝了次酒，
也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说，他干这
事有十来年了，不仅能糊口，而且有
钱住宾馆，一有警察找他他就逃跑。

盖瑞说，多数人会相信他的话
并给他钱，但也有一些人会恼火地
拒绝他。让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自
己 行 骗 的 事 还 有 明 确 的 道 德 准
则——— 他反复说他不是个坏人，比
如他从不骗女人，因为觉得那样做
不地道。他平时都是找看上去有些
钱，又面带稚气的年轻男人下手，就
像我这样的。

一开始发现盖瑞时，我非常恨
他，后来我又可怜起了他：他没家
庭，也没朋友，他像个孤魂野鬼一
样，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喝完酒之
后，我们握了握手，互道珍重，然后
各奔他方。

这些都是两年前的事了，但是，
至今还不时有人联系我，告诉我他
们是怎么受了盖瑞的骗。几乎每个
月我都会接到来自巴黎、布鲁塞尔
或阿姆斯特丹的电话。每当接到这
样的电话，我都会有一种非常奇异
的感觉，我有时觉得不大可能再见
到盖瑞了，有时却觉得他始终就在
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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